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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許倬雲先生在耄耋之年推出新著《經緯華夏》，無論對於學界還是公眾，

都是一大幸事。

在兵荒馬亂的歲月中寫出《國史大綱》的錢穆先生，據說曾要求獨立擔綱

北大中國通史課的講授，意在一個「通」字，所求者乃太史公「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的執著與大氣。許倬雲先生這部大作同樣如此，處處都能讓人真

切感受到他呈現完整系統的中國史的使命感，這正是陳寅恪先生所謂「為此文

化所化之人」，中西兼通，窗裏窗外，我者他者——正因如此，先生方能看得

更透徹、更明白。

先生在《餘白》中明言，此書本打算作為《萬古江河》的續編，最終卻

「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線」，而「如此改變，是順著自己的思考路線發展，順其自

然」——愚以為，這個「順其自然」的思考路向，就是導言中所謂「中國文化

格局的世界性」。如果說《萬古江河》還「大多是中國文化圈內部的演變」，那

推
薦
序

許
宏

經
緯
華
夏
，
尋
根
明
志



推薦序  經緯華夏，尋根明志002

麼《經緯華夏》則是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了。

讀此書，感覺最為認同、最惺惺相惜之處，當屬許先生以地理、地緣和人

地關係作為基礎，緩緩為我們展開的這幅華夏畫卷。許先生胸懷華夏、放眼東

亞，他儼然是位將軍，又像是位寫意書畫家，睥睨天下，揮灑自如。他將中國

地理與文化大勢比喻為圍棋裏的一條「大龍」，其所壓之處，處處是活眼，內

部彼此影響又互相仰仗，而這條盤踞著華夏棋局的巨龍，最終又在東亞乃至世

界棋盤上大放光彩。如此一覽眾山小的豪放之氣，正是「經緯華夏」此一書名

的應有之義。

觀史如觀畫，都需要遠近長短的距離感，微觀看細部，宏觀看格局。觀畫

的距離感在於空間，觀史的距離感則涵蓋了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全球史的概

念及全球通史類作品的出現，至多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此前的任何史著，可

以說都是區域視野的區域史。從全球文明史的視角看區域文明，處處有比較文

明史理念下的觀照，是這幾十年以來才有的史學新氣象。言之知易，行之何

難！在此類書籍之中，許先生的作品無疑是針對當前這個大時代的思考結晶，

堪稱典範。

二

許先生在述及這本書與《萬古江河》的不同時，特意強調「因應著考古材

料的眾多，有一半以上的論述是有關考古成果的啟示」，這構成了此書的一大

特色。前七章的論述，主要建立在對考古材料分析梳理的基礎上。先生大量引

用層出不窮的考古材料，涵蓋學界最新的發現與認識，致力於「將似乎有個別

特色的許多遺址，組織為古史的代表；從這種序列，也可以看到時間維度上某

一個文化系統本身的演變」，進而「將中國歷史歸納為時間之序列、空間之擴

散，從而理解人類的移動軌蹟，以及族群之間、國別之間互動的形態。⋯⋯

將大面積、長時段、以其特徵為代表的大文化群——即這些個別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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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體——放在一區一區，也就等於以大型結構體的組合，敘述歷史上長時

段推演的故事」。

囿於專攻學科和自身學力的局限，我對先生的貫通性研究不敢過多置喙，

但仍想藉此機會與讀者分享一些自己的理解與感受。

中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認知的最大公約數，是多元一體理論。這一

理論框架來源於社會學範疇的多元一體格局，指的是一種橫向的當代民族觀。

而考古學上的多元一體理論，指的是華夏族群縱向的演化趨向——從多元化

到一體化。所謂「最大公約數」，指的是在這一問題上，認可度最高，爭議最

少。書中明確提出的三個「核心區」的概念，就是對上述多元一體理論框架的

深入闡發。第一區在黃河流域，從關隴直到渤海，應即黃土高原與黃土平原及

左近地區，此區一向被視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原」；第二區是長江流域，從

長江上游直至「吳頭楚尾」的長江口和太湖一帶；第三區則是從南嶺、武夷山

以南的沿海長帶地區，順著西江延伸到中國西南部雲貴地區。許倬雲先生對第

三區予以充分的強調，頗具深意，這是環太平洋文化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也是此後近古乃至現代中國融入世界的重要窗口。先生進一步指出，「傳

統考古學所認定的『中原地區』，從西到東，其實都與草原文化有脫不開的關

係」，「中華文明並非由某個單獨的中心形成、進化，然後傳播到其他地區。我

所列舉的三個核心區，都有各自發展的條件以及發展的過程；最後，它們在文

化上終於構成一個龐大的群體。上述幾個核心區的貢獻，最終都融合在這一整

體之內」。

關於中國文化不斷開展的歷程，許先生早先曾借用梁啟超《中國史敘論》

所述觀念，將中國文化圈當作不斷擴張的過程，由中原的中國，擴大為中國的

中國、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至世界的中國。循著眾多前輩的學術志向

和探索業績深入探究，就我一個考古人的視角而言，如果仍然借用梁啟超和許

倬雲先生的觀念，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國：「中國的中國」應大致相當於

玉帛古國的良渚、大汶口—海岱龍山和仰韶—中原龍山等新石器時代文化所

處的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前的那個時代，那是一個限於東亞大陸的鬆散的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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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互動圈漸趨形成的階段；「歐亞的中國」相當於以二里頭為先導的中原青

銅文明（夏、商、周三代王朝）被納入歐亞青銅文化的「世界體系」，經秦漢

而至隋唐，東亞大陸的國家群與亞歐大陸西部和中部不斷溝通互動的時代，這

也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時代；「世界的中國」則大致相當於由宋至清的近古帝國

時期，逐漸面向海洋，都邑由中原東移，南北變動，步入擁抱世界的新紀元。

因了考古學的興起，我們可以把眼界進一步放開，從而有了更宏闊的視

域。《世界體系》一書曾提出「五百年還是五千年？」 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看

來，「世界體系」最初形成的契機，當然是五千年前席捲整個亞歐大陸、距今

三千七百年前後進入東亞並催生了中原王朝文明的青銅大潮，而非五百年前的

「大航海」貿易。如此而言，先生以考古學為基石的論述，當屬從這一宏觀視

野對華夏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史的考察。

關於中國信史時代的展開，許倬雲先生強調自從西周以後，中國內、外之

間的區別，乃是一個多重結構的共同體的內和外；不是單純的華夏和夷狄，而

是「網內」與「網外」多層次的我者與他者。他指出，「游牧與農耕並存的形態，

成為東亞農耕國家與游牧群體之間對立而並存的常態」，而「在世界歷史上，

游牧民族征服中原政權或者被中原政權往西邊推，於是東方的變動形成一股壓

力往西方傳導，建構了中東和西歐的歷史」。這種高屋建瓴的大氣，為我們勾

勒了一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系絡圖」。自然，此間也不乏

對古代中國由複雜的文化共同體融合而成的天下格局，以及歐洲民族國家之間

分化擾攘態勢的比較分析。至於先生對古代中國文化格局和思想系統的闡述，

更是汪洋恣意，金句迭出。凡此種種，讀者自可徜徉其間，盡享思辨之美。

三

就史家而言，先生不是事不關己的旁觀者，他曾在戰亂時被捲入，深懷流

離失所之痛；也曾親身參與社會改革，希冀能對故土更好的發展有所助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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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冷峻的觀察研究者，又是抱持熱望的踐行者。他是嚴肅的，又是熱忱的，

他的文字融入了情感，但又質樸自然。他說自己提出的解釋，不見於任何教科

書之中，如果不用心在史料上，是看不出來的。也正因此，他對自己抗戰時親

身經歷的敘述，對知識群體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的分析，對湖湘經世集

團及其後繼者作用的強調等，都構成該書區別於一般中國通史的鮮明特色和獨

到難得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又是一部融學術、思想、家世、情感於一體

的史學佳作。

許先生在臺灣大學求學期間，受教於中國第一代「海歸」，如李濟之先

生、沈剛伯先生、李宗侗先生及其他文獻史學、考古學界的碩學大儒，這奠定

了他扎實的學術基礎。此後先生兼跨中西學術圈，學術取向上致力於打通今

古，故對中國大陸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極為重視，與同輩的張忠培教授等相交甚

篤，切磋合作，得以遍訪大陸重要遺址和發掘現場、共同組織學術活動。而張

忠培先生又是中國第一代考古大家蘇秉琦先生的受業弟子。在許先生這部著作

的背後，我們可以窺見海峽兩岸數代學人由分到合，共同探求華夏文明起源及

其演變過程，殊途而同歸的學史軌蹟。在本書中，許先生的思源感恩之情躍然

紙上。雖經百年巨變，但學人尋蹤古代中國歷程的家國情懷與執著追求，仍讓

人感懷動心。

先生對包括史前時代在內的中國古代史的悉心梳理勾勒，處處顯現出意在

通過對中國初生脈絡和文化緣起的深究，進而發掘其內涵底蘊的拳拳念想：

「中國文化是以大宇宙來定義一個人間，再以人間孕育下面各個層次的空間：

國、族、親戚、鄉里、朋友。這一級一級由個人而至天下的網絡結構，每一級

之間，都是彼此關聯、前後相續的秩序，中間不能切斷，更非對立⋯⋯既然

這一文化圈的特點，是一個大宇宙涵蓋其上，一個全世界承載於下，居於二者

之中的我們，究竟該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這才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命意。」

掩卷之餘，這位世紀老人的諄諄教誨言猶在耳：「每個個人的抱負，應當

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過程，從近到遠，逐步擴大，最後達到『安百

姓』，也就是安頓所有的人類。」這些悲憫的哲思，令人感佩不已。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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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大徹大悟後的平和與深刻。先生所描繪的華夏文明，不只屬中國，更屬全

人類。

許先生在全書的最後，談到對未來中國的希望，先坦言前人在「賽先生」

「德先生」和「進化論」等認知上的誤區，又給出了自己的殷殷囑託，希望大

同世界的夢想早日在中國落實。我在閱讀《許倬雲說美國》一書時談及：許先

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從前現代走來，身處現代文明的漩渦，窺見了許多後

現代的問題。這位世紀老人的警世恆言，處處散發著思想的輝光和對人類文明

的終極關懷。讀完這本《經緯華夏》，我不得不又一次由衷地感嘆：許倬雲，

常讀常新。

 2023年 2月於京西門頭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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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經緯華夏》，終於可以放在各位面前，供各位閱讀了。在此，我要

說明自己撰寫本書時的感想。

我想，本書是中國文化史中較為特別的一個文本：因為我在前半段，是將

考古學與中國地理分區合在一起，討論中國地理演變的過程。過去的歷史著

作，通常只將地理狀態視作舞臺。本書之中，地理卻是參與變化的基本「函

數」。歷史的變化是動態的，放在這一似乎是靜態的格局之上。然而，我卻將

這一特殊函數，與歷史本身的變化（另一函數）編織為一。

由此，我找到了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特色：在全世界人類文化發

展的地區中，中國竟是最為完整的一片土地；在此疆域之內，不同族群頻繁進

出，交匯時不斷摩擦與融合。於是，中國文化經歷多次調整與磨合之後，呈現

其鮮明的包容特色，而這一特色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調和」。

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過程中，甚為罕見——很少有地理上如

此完整的一片空間，作為族群融合的場所。於是，從本書陳述的時間看，中

國文化跨度近萬年，少說也有六千年。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這一個例極為

致
讀
者
書



致讀者書008

獨特。

這一文化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經歷近四百年的遭逢與碰撞。遭逢的對

象，是地理環境割裂的歐洲，一個族群移動頻繁、以戰鬥征服作為融合契機的

群體。此外，在中世紀也有些從東方遷入歐洲的族群，擺脫了天主教會的約

束，大多數族群改組為民族國家。

隨後的時代，出現很重要的轉變。一則，當年戰鬥部落的戰士，往往共

同推舉領導戰鬥的首領；同時，這些戰士，在部落中都是具有獨立身份的個

人——就集體而言，他們乃是部落真正的主人。當古代城邦出現時，希臘城

邦就以這種模式，將戰鬥部落轉變為民族體制。城邦的公民，也就是當初的戰

士，是城邦的自由人；他們經過選舉，推舉出共同領袖；出征的部隊得勝歸

來，通過共同會議，決定如何分配戰利品。在 17 世紀出現的民族國家中，有

一些遵循上述背景，轉變為民主體制，由公民共同決定國家事務與選舉國家領

導人。這一轉變，在人類歷史上確定了民主與自由的價值。

另一方面，至少在 18 世紀以後，歐洲擺脫了教廷在思想上的約束，不再

停滯於「一切歸諸上帝」。於是，在文藝復興和理性的時代，他們開始思考天

地如何形成，宇宙萬物如何運轉，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這就出現了人類歷史

上科學與理性兩大基本價值。

西方文明自身的發展，總時長不超過兩千年，這一群體行動力強，融合力

弱。在上述變化以後，歐洲人才具有自身的「動能」。於是，他們通過海上活

動掠奪了非洲和美洲的資源、勞力以及土地，迅速開展為支配世界的力量。近

五百年來，這一強大「戰鬥群」，對中國這一巨大「文化群」形成嚴重挑戰。

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群」對於這一挑戰，有窮於應付之窘態，近百年來才知

如何應對。

世界的運轉不會停止，人類社會的變化也不會中斷。中國式的群體，長期

停留在宇宙和諧秩序下，以「宗法、市集、國家」 為組織函數。這一由宗族、

社區形成的群體，其中的個人與群體之間，是相對的有取、有予，有支持、有

分享——如此原則，可以導致群體一致行動的強大動能；而且群體之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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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予相當，也會以穩定為其常態。如此原則，與上述歐美文化已經出現的個

人權利和理性的原則，二者之間如何共存，如何融合，將是人類能否在此地球

上和平共存，創造人類共享福祉的世界文明之關鍵。

如果根據歐洲當年部落群的背景言之，他們是移動的群體，沒有固定的農

業可以維生，必須經歷依賴草原上的牧草，養育牲口以維生計的階段。在部落

群進入歐洲時，歐洲已有的當地居民分散各處。從考古資料看，距今一萬年到

四五千年間，這些古老的族群分別據守林地與草地，以採集與比較初級的農牧

業維生。歐洲破碎的地形，無法容納大量人口，發展出以農業為主體的中國式

生態。原有居民與新來的部落群，即使更往西進，到大西洋邊便無路可走。因

此，其經濟模式無法轉變成佔地面積龐大的農業經濟，他們必須四處掠奪，

也掠奪鄰近的中東、非洲。當民族國家形成後，臨海國家經由海路掠奪其他

地區的資源，或經由商業交換取得利潤，甚至於侵略土地、奴役人口：這就是

海上貿易的雛形。在此雛形之上，終於出現了製造和交換產業，也就是資本主

義經濟的前身。如此生態，孕育了資本主義海上活動具有的侵略性和掠奪性，

同時帶來了民主與自由。佔有亞洲大陸東方大片面積的中國，形成穩定的農業

文化，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級都市的交換，建構了城鄉之間的交流、循環。

於是，中國式的國家與經濟秩序，是穩定與合作，再經由合作分配於社會群體

內的其他人員。相對於歐洲在 18 世紀以後呈現的形態——取之於人，以肥自

己；人人都有爭奪的權利，於是「人自為戰」，不求合作——兩者確實是鑿枘

不投。這也說明，為何在明清時期，西方人叩關求入而中國不應，終於在鴉片

戰爭時，以兵艦和大炮砸開中國的大門。到最近的 20 世紀，中國也採取了西

方模式，試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以我自己的感覺，假如以物理學上描述的粒子與群體之間的狀態而

言——個別單位內部的靜態，依賴於其內部粒子「能」的交換，取得整體的

動態平衡；而各層次的群體，共同維持動態穩定——如此狀態，可能恰好涵

蓋了東西方的特色。西方求動而不得定，東方求穩而不願動，雙方又不能理解

對方的理由與慣例造成的行為模式——這就是目前我們面臨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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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這裏祈求：各位讀者，請不要僅僅將這本書視為「教科書」。

我在書中提出的課題，乃是希望各位藉此機會思考：人類該如何避免互相傷

害，而走向互利共存？

言及於此，心情十分沉重。借用王陽明心學的「四句訣」其中一句，「無

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希望我們不再滯留於「無善無惡」的靜止

狀態，我們必須要有所裁斷，有所取捨。

我們將來面對如此嚴重新局面的態度，應非對抗，而是勸說。

 2023 年 3 月 24 日於匹茲堡


